“女人天生是弱者”，胡林一向是这么认为，至少今晚之前他一直是这么认为。

胡林是江城市公安局副局长，这当然是他的公开身份，而实际上，江城的地下组织基本上都在他的控制之下，黑道上人都称他为老板，黑白通吃的胡林自然感到生活如此美好。

江城的地下组织主要有五大派系，分别以“唐，宋，元，明，清”为帮派名称，其中宋帮的实力最为强大，但是今晚出事的就偏偏就是宋帮。宋帮出事，一定是大事，而且一定是要人命的大事。事实上不但真的是要了人命，而且要了三十三条半命，留下半条命的幸运鬼，是一名已经被阉割的小喽喽！男人最重要的器官弄丢了，自然只剩下半条命，不知道他是幸，或不幸。

胡林去过现场，他指示刑警队全力辑拿凶手，凶手是三个女人，三个十七八岁的女人，这是剩下半条命的喽罗说的，也许这半条命本就是凶手有意留下的。胡林认为他一定是吓傻了。十七八岁的女人不会用这么残酷的手段杀人，现场残肢断臂，看起来都是被生生扯断的，想到那些脑壳被踩的爆裂的现场，胡林不由打了个冷战。他并不害怕，但是有些担心，江城的五大派一直和睦相处，所以他这个副局一直当得很安稳，胡林不希望是五大派之间的械斗。如果是这样就麻烦了。然而事实上整件事比胡林以为的更麻烦，也许要麻烦一百三十一倍。

桌子上的电话响了，胡林抓起电话，是刑警队长周运启打来的。

“钱海已经确认失踪，事发当时有目击者见到三名高中生模样的少女进入凯鑫娱乐城，初步估计，这三名少女就是杀手，钱海一定被这三个人所劫持。”

胡林沉思了一会，说道“很好，你继续调查，我马上发出通辑令，她们一定不会离开江城，还有，尽力找到钱海，他很重要。”

放下电话，胡林深吸了一口气，钱海是宋帮的大佬，宋帮这次看来是完了，那三个少女，到底是什么来头，胡林脑子里完全没有线索。他不敢想像，仅仅三个少女居然挑了宋帮，然而这确然是事实，胡林不觉一阵寒意。让他不安的是钱海的失踪，除了五大派的大佬，没有人知道胡林的底细。可是，钱海在哪呢？如果他死了倒也安逸。

钱海没死，他在一间别墅里，当然不是他的别墅，他身上没穿衣服，没穿衣服的意思就是赤身裸体，而且房间的沙发上坐着三个女孩，很美的女孩，一个男人被迫在女人面前裸体，一定会感到自卑，更何况钱海，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在三个很美的少女面前。

他感到自卑了，他感到在这三名少女面前，自己就是一堆狗屎，一个人精神上的崩溃，就是这种状态，亲眼目睹自己三十三名帮众被残杀，然后那个喽罗，被少女用手扯下了生殖器，钱海当时就失去了抵抗的勇气。

他知道，抵抗只有死，他对三名少女的残酷杀戮感到心惊，好像那些人只是她们脚下的臭虫，苍蝇。钱海不想死，是人都不想死，钱海是聪明人，而且是有钱有势的聪明人，所以他更不想死，虽然他知道他很难保住这条命了，但是求生的本能使他努力的想找出一条生路。

三个女孩，严英、许嘉微和程瑾儿。严英此时穿着白色的短衫，牛仔裤配着白色的361运动鞋，她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正打算报考研究生，今年21岁，看起来很文静。披肩的长发略微有些卷曲，此时半遮掩着她两边脸颊。

许嘉微还是一名在读的大二学生，看起来丰满而不肥硕，她穿着蓝色T恤，牛仔短裤，脚穿着红色的帆布鞋，脚踝露出寸许的白色袜边很是好看，而那两条白嫩的腿简直要人命，事实上这就是一双要命的腿。

而程瑾儿却还是一名高中生，今年十七岁，完全是一副娇弱的模样，可是钱海绝不会这样认为，他不久前才亲眼看到，这个娇弱的女生亲手扯断了一个男人的生殖器官。而她此刻脚上那双深蓝色帆布鞋的白色鞋带上，还留有一丝一丝的血迹。泛白的牛仔裤脚上也留下片片血渍。

这些自然是她们表面的身份，她们的真实身份要远远复杂的多。

然而钱海实在想不出这三个女孩的来头，他不相信在江城有人敢和他做对。这时严英站了起来，向钱海走去，钱海心中明白，她们一定要从自己这里得到什么，不然不会把他活着带回来，他更明白，这是自己唯一活命的机会，或者说是筹码！他必须利用这个机会，绝不允许犯错，因为犯错的代价，就是死！

但是看到严英走过来，钱海两腿一软，不由自主跪在严英脚下，严英并没有什么表情，而正是这种没有表情，让钱海觉得心虚，觉得恐惧。

钱海跪在地上低着头，当严英停在他身边的时候，他看着严英脚上白色的运动鞋，突然又一次没有了勇气。严英说话了。

“你死一百次也不为过。”。严音的声音好好听极了，可是说出的话冰冷至极，就像每个字一出口就被冰冻住一样。

钱海不受控制打了个冷战，他不敢说话，实际上他已处于失语状态。而这时严英接着说到。

“新德里…鸵鸟行动…”

钱海顿时抬起头看向严英，刚一接触到严英犀利的目光，全身便是一个冷颤，连忙又垂下头，“我…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严英依然没有表情，她伸出右脚用鞋尖挑了一下钱海的荫茎，钱海像被电击一般浑身又是一颤。

“江城的五大帮派只是小角色，你们也许不知道你们做的是什么事，那么江城的那些政府精英们和你们的交易，你应该记得很清楚吧？”严英的话语始终不冰冷，音调里没有任何感情。

钱海迷惑了，一个月前他确实去过印度，而且完成了一桩交易，那全是胡林的安排，但是他从没听说过驼鸟行动，绝对没有。

一个月前……

钱海躺在新德里一家酒店的床上，随从只有两名贴身女保镖，他喜欢女人，而且喜欢日本女人，所以他的两个女保镖名叫山田爱里和大岛智子，这两个日本女人都不满28岁，却是两个嗜血女魔。

胡林指使钱海来到新德里后，并没有交代他任务，只是让他待在酒店，而后派出这两个女保镖，让钱海郁闷的是，这两个美妞只能看不能摸，而且自己的活动还得遵从这两个女人的安排。

这时候门“哐”的一声开了，钱海很恼火，至少表面上也该对我尊重一些吧！他的火还没有发出来，一个人从门外飞了进来，随后两个女人走了进来，飞进来的是个男人，他是被人从门外踹进来的，两个女人正是山口爱里和大岛智子。

钱海一怔：“这是什么回事？”

山口智子一笑，她笑起来很迷人，典型的日本女人：“这个人叫帕柳琴科，乌克兰人，钱老板有印象吗？”

钱海一惊，帕柳琴科是国际军火贩，前苏联解体以后，乌克兰继承了前苏联航母制造核心技术和核武的部分技术以及大量的先进常规武器，乌克兰政府或明或暗做起了军火生意，一些黑帮势力自然不会放过赚钱的机会，也纷纷向一些国际恐怖组织兜售军火，政府高层尽管全力阻劫这伙军火商，无奈一些高官早被黑金贿赂，行动多以失败告终。

帕柳琴科是乌克兰最大的军火贩子，钱海和他打过交道，当然知道他：“你们抓他干什么？”

“我们的一批货被印度人劫了，从他手里，所以他必须付出代价，”山田爱理仍然微笑着，一边说一边慢慢向蜷缩在地毯上的帕柳琴科走去。

钱海说道：“这就是我们来印度的任务吗？”

这时一直沉默的大岛智子冷冷的说：“你的任务就是听从老板的吩咐，我们的任务你不用过问。”

钱海接触到大岛智子阴冷的目光，心里一阵寒意，他知道不该多嘴的时候绝不多说一个字，这样才能够活的久一点。所以他不再说话。

山田爱理这时已经走到帕柳琴科身边，山田爱理脚下是一双黑色的高跟鞋，在帕柳琴科眼里放着锃亮的寒光，双腿套着黑色的长丝袜，勾勒出优美的腿部曲线。

山田爱理抬起右脚踏住帕柳琴科肚脐下，对着他一笑，漂亮的脚踝轻轻一扭，帕柳琴科忍不住一声呻吟，一只手抱着山田爱理的脚踝，另一只手也捧住高跟鞋尖。山田爱理依然是满脸笑容，看着脚下的帕柳琴科，说道：“膀胱破裂如果不马上送医院，等到尿液充满整个腹腔，后果是…”

“你吓我？…你杀了我，你们就别想离开印度。”

“是吗？，呵呵…”山田爱理脚下一加力，帕柳琴科痛叫一声，全身一阵痉挛，小便失禁了，由于膀胱受到挤压，尿液被挤出体外，裤裆一下就湿透了。

“我们并不想杀你，不过…那批货找不回来，你会死的很惨。”山田爱理的笑容实在是迷人，帕柳琴科似乎沉迷了。

“你是个美丽的女人，杀人不适合你，如果你跟着我，我可以满足你任何要求。美金？人民币？哦…日元就不必了。”

“呵呵，好的，”山田爱理将脚移动到帕柳琴科的胯下，“不知道它能用吗？”

帕柳琴科身体微微颤动了一下，胯下之物居然在山田爱理脚下勃起了，帕柳琴科一阵羞愧，脸涨的通红，他伸出手想去拨开山田爱理的脚。

山田爱理笑了笑，脚下却踩的更紧，她很明显的感觉到脚下之物的阵阵蠢动。

“快松开，你这臭婊子，我干死你！”帕柳琴科羞愤的叫道。

山田爱理笑得更迷人：“呵呵，你行吗？”说着开始用脚碾踩着脚下的男性生殖器，“帕柳琴科先生试过这种感觉吗？我会让你终生难忘的。”

帕柳琴科口气软了下来，“你们要我做什么”！他感觉山田爱理真的会废了他。

山田爱理笑道：“帕柳琴科先生果然识时务。”一边说着一边挪开脚，“你要做的很简单，带我们找到那伙印度人。”

帕柳琴科急道：“我不知道…”

山田爱理这时在沙发上座了下来，她打断帕柳琴科的话，笑吟吟的说：“如果找不到那批货，我会把你的高丸和荫茎切下来，串在铁钎上烤熟了塞进你的胃里。”

帕柳琴科说道：“我真的，不能确定是哪一帮人，我可以提供线索给你们。”

“这批货是你弄丢的，依我的意思早就弄死你了，我们老板给你机会，只要找回东西，绝不再追究，你明白吗？。”山田爱理的声音突然一冷，使帕柳琴科感到一阵凉意。

……

钱海抬头瞄了一眼严英，又低下头说到：“我知道的就这些”

严英又问起胡林的情况，钱海忙说：“我不知，我对他了解不多，他让我做什么我就…”不等他说完，严英挥起右脚，不由分说向钱海胯下抽去。

“扑哧”！钱海闷哼一声，“噢…”双手捂住裆部，跪着的身子向前倾，脸部整个贴在严英的双腿上，嘴角也已泛起白沫，钱海挣扎着叫了一声“我的…蛋…没了”。然后身子慢慢下滑，蜷缩在地上，痛苦的翻滚着，胯下已经湿了，是尿液和血水。

严英脸上是素冷的表情，她上前用脚将钱海挑得仰躺，然后踏在他的肚子上，说道：“如果现在打电话送你去医院，还可以救得活，虽然下半辈只能做太监，总比这样死了的好。”

钱海的双腿痛苦的扭曲着，双手抱着严英的腿，眼神流露出乞求，“求…求你…救，救我…”。

严英的脸上没有丝毫的怜悯，她脚下又一发力，顿时传出一阵肚肠蠕动的叽哩咕噜声，严英明显感觉到钱海的肚肠被自己挤压的窘境。而钱海的胯下已经流出大滩的血水。

巨痛使钱海直立起了身子。

“我说…我说…”钱海招供了。

严英问完口供之后，钱海已经奄奄一息了，他哀求道“求你，救救我，帮我治一下。

严英冷冷说道：“谢谢你的配合，我这就给你治，让你不再痛苦。”说着脚踝一扭，“噗…”的一声，一截东西从钱海的缸门滑了出来，严英这一脚竟然将钱海的直肠踩出体外，直肠裹着大便吊在钱海的缸门上，不住的往下滴着血。

钱海已经发不出任何声音，双手死死抱着严英的腿，眼珠似要蹦出眼眶，全身抖筛子似的不住抽搐，严英并没有马上提起脚，这样钱海虽然不会马上死去，但是却更多的感受到痛苦。

严英冷漠的看着脚下的钱海，然后像是自言自语的：“你早就该死。”这才提起脚，钱海身子往后一倒，全身一挺，再也不动了。
